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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语句式
“ x
就

x ’夕

研究

汪 志 远

“ x
就

x ”

是现代汉语 口语 中最常见的句式之 一
。

句中相 同的两个变项 x 之间

是
“

话题一述题
”

结构关系
,

表达说话者对
x
所指称的事物的认可态度

,

体词性或

谓词性词语都可以代入式中的
x 。

前后
x 可以分别或同时进行扩展

。

扩展以后
,

表

达功能
.

也相应有所改变
。

扩展
x :

是对话题进行条件限定
,

表示对
x
的认可是有条

件的
;
扩展

x :

则变认可表态为认可评论
,

表达说话者对实现
x
的建议或对之所 以

x
进行说 明

。

在语用上
“ x 就 x ”

句具有意志性
、

简略性和灵活性
。

、 就 x,’ 指
“

去就去
” 、 “

不好就不好
” 、 “
一个就一个

”
这样的言语句子

,

它是现代汉语口语中

最常见的言语表现形式之一
。

本文试图在语法
、

语义
、

语用三个平面上对其进行多层面
、

多角度

的分析描写
,

并努力作出符合言语事实的解释
。

一
、 “ x
就

x ”
的基本式及其特点

1
.

1
“ x
就 x’

,

式的形式特点
“ x

溉
x ”

式最基本的形式特点是该句式中有两个相同的变项
x ,

分别位于句子的首尾两

端
,

中间是副词
“

就
” 。

我们可以把前项
x
标作

x , ,

后项不 标作
x Z 。 x ,

和 x :

同形
,

前后呼应
. “

就
”

在中间关联扣合
,

共同构成、 就 x’, 句
。

例如
:

①比就 比
,

我就不信赢不了你
。

②拼车就拼车
,

反正我这盘棋是输定了
。

③吃亏就吃亏
,

又不是外人
,

吃点亏怕什么
。

④去就去吧
,

他敢把你怎么样 !

句中的重点部分都是典型的、 就 x’’ 句子
。

代入变项
x
中的词语变了

,

但句子的基本格局

没有任何改变
。

谓词性和体词性词语都能充当、 就 x’’ 式的变项 。
如

:

⑥傻就傻
,

傻瓜也要人当呀
。

@ 坏了就坏了
,

以后再买一个吧
。

⑦ A :

我看还是去黄山吧
,

泰山我已经去过了
。

B :

黄山就黄山
,

我听你的
。

⑧ A : 一斤太少了
,

称两斤吧 !

⑨ A :

来
,

抽我的吧
,

只是烟不太好
。

L A :

谁愿意加班? B :

我
。

B :

两斤就两斤
,

多点没关系
。

B :

你的就你的
。

嗯
,

味道还不错
。

A
:

好
,

你就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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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来说
,

充当
x
的词语不宜太长

。

太长
,

则显得拗口不通
:

你愿意今晚加班就你愿意今晚加

班
。

这是一个较长的主谓结构充当
x ,

句子明显不通
。

但是比较简短的主谓结构是可以充当变

项 x 的
。

如
:

A
:

这里还多一张电影票
,

你们谁想去 ? B :

我想去
。

A
:

好
,

你去就你去
。

给
。

“
就

”
在 xu 就

x ”

式中主要起关联作用
,

不是限定成份
。

如
“

去就去
”

中
, “

就
”
既不可能修饰限

定
“

去
: ” ,

也不可能是
“

去
2 ”

的限定成分
。 “

就
”

作为关联词
,

同时关联
“

去
, ”

和
“

去
: ” ,

表达特定的

句法语义关系
。

不过
,

我们认为
, “ x
就

x ”

式的句法关系并不是由
“

就
”

决定的
, “
就

”
只是把这种

关系显性化了
。

在一定条件下
, “ 二
就

x ”

式中的
“

就
”

可以不出现
.

如
:

O 不干 (就 )不干
,

那两钱咱还不一定看得中呢
。

@ 迟一天 (就 )迟一天
,

只要你把事情办成了就行
,

迟天把没关系的
。

两个音节以上的词语充当
“ x
就 x’’ 式的 x

时
,

一般可以比较自由地隐去
“

就
” 。 “

就
”

的隐现只有

语气强弱的区别
,

对句法语义关系没有什么影响
。

单音节的
x ,

省略
“

就
”

时
,

必须在句尾加上语

气词
,

并在
x :

后有一个明显的语音停顿
,

句子才站得住
:

L A :

时间不早了
,

我们该走了
。

B :

走 (就 )走吧
。

@ A :

爸爸
,

我还想吃一点
。

B :

吃 (就 ) 吃吧
,

多着呢
。

在比较书卷化的句子中
, “ x
就 x’, 式中的

“

就
”

常用
“

便
”

替换
。

这种例子在早期现代白话文著作

中常见
:

.

L阿 Q没有家
,

住在末庄的土谷祠里
,

也没有固定的职业
,

只给人家做短工
,

割麦便割麦
,

春米便春米
,

撑船便撑船
。

(鲁迅
: 《阿 Q 正传 )))

1
.

2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
x ,

和
x :
之间的句法关系

x :

与
x :

虽然同形
,

但由于它们所处的句法位置不同
,

句法功能就不一样
。

在
“ x
就

x ”
式中

,

x ,

充当话题
, x Z

是对
x :

的陈述
,

它们一起构成
“
话题一述题

”

结构
。

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

出这一结论
。

x ,

是句子的生发点
。

说话者组织该句式的目的
,

就是要对这个
x :

进行陈述
。 “

去就去
”

是对
“
去

”

这个行为的陈述
,

表达了说话者对
“

去
”
的态度

。 x :

是
“ x
就 x’, 的必有话题

,

不能省略
。

相比

之下
, “ x
就

x ”

句子的施事成分往往可以不出现
,

甚至不能出现
,

如句L不能说成
“

我们走就走

吧 ” 。

但必须有
x : , “ x

就
x ”

去掉
x : ,

句子就无从生发
,

不成其为
“ x
就 x’’ 句子

。 “

去就去
”

去掉
“
去

, ”

就成了
“

就去
” 。 “

就去
”

和
“

去就去
”

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形式
。 “

就去
”
只能是以动词

“
去

”
为

中心的偏正结构
,

决不能与
“

去就去
”

相提并论
。 “

就
”

的意义也不一样
。 x Z

不是
x ,

的简单重复
。

它既有该词的语义
,

又兼起了前后语义的关联扣合作用
,

并通过这种关联扣合实现了对
x ,
的

陈述
。

比较而言
, x ,

的意义有所虚化
,

只起话题作用
,

没有表述功能
。

我们还以
“

去就去
”

为例
,

说话者认可
“

去
”

是通过 “ 去
: ”
和

“

去
, ”

的重语呼应
,

关联扣合表达出来的
。

如果没有 x Z , x :

是不

可能产生上述表达功能的
。

从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考虑
, x ,

与
x Z

之间的
“

话题一述题
”

性质也是很清楚的
。

话题传递

已知信息
,

述题传递新信息
。

在话语结构中
, x ,

是说话者从前提语境中选来作为本式表述对象

的语言单位
。

在前提句中
,

它是新信息
。 x ,

就是承上文这个新信息而产生的
。

进入
“ x
就

x ”

式
,

它是已知信息
,

意义 已经虚化
,

没有新的陈述
。

起陈述作用的是
x Z , x Z

传达了新信息
。 x ,

和 x :

的

这些性质可从下列会话结构中清楚地看到
:

L翠 喜
:

你看吧
,

这一晚上她一个盘儿也没有卖
,

你看黑三来了
,

还不把她揍死
。

小东西
:

揍死就揍死
,

反正是一条命
。

(曹禺
: 《 日出 》 )

O 马国材
:

嘿 ! 你泄漏秘密
,

泄漏了军机大事
,

你不要命吗 ?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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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汉江
:

哼
,

泄漏就泄漏
,

怕什么 ? (石 凌鹤
: 《黑地狱 》 )

1
.

3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表达功能

从表达方面来看
, “ x
就 x’’ 是一种表态句

。

无论谓词还是体词
,

进入
“ x
就 x’’ 框架

,

其结构意

义和表达功能都是一致的
,

表达的是语用者对
x
的认可态度

。

含有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句子一般出现在会话场合 (包括内心独白
、

自问自答 )
,

是一种典型的谈

话体句子
。

在会话结构中
,

它用来作应答语
,

并在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起上下勾连的作用
,

一般

有后续分句
。 x ;

代表引发语所表达的意向或意向的核心内容
,

是引发语中的信息焦点
. “ x 就

x ”
式的语用者以此焦点为话题

,

陈述对该话题的主观态度
,

作出认可的承诺
。

由于说话者的认

可是被动作出的
,

不一定出自本心
,

所以含有
“ x
就

x ”

的句子一般都带有较强的情绪因素
,

如消

极的附和
,

无可奈何的容忍
,

赌气似的无所谓等等
。

这些特点在上引各例中都有体现
。

有些
“ x
就 x,’ 句子还可在认可中隐含劝戒或训斥的意思

。

这种句子常在句首出现 N P作全

句主语
。

后接分句点明劝戒训斥的具体意思
:

L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
,

不要老记在心上
.

L你们打球就打球
,

嚷个什么呢 !

二
、 “ x
就

x ”
的扩展式及其特点

2
.

。 根据表达的需要
, “ x

就
、

, ,

式中的
、 ,

和 x :

都可以进行扩展
,

组成扩展的
“ x
就

、 ”

句
。

我们设
x J

的扩展成分为
a , x :

的扩展成分为 b ,

那么
,

根据
a 、

b 的有无分布
,

我们可以把、 就 x ”

式分为以下四次类
:

A 式
: x
就

x B 式
: a x

就 x

C 式
: x
就 b x D 式

: a x
就 b x

其中 A 式为基本式
,

已在上一节中讨论
。

B 式
、

c 式和 D 式是
“ x
就 x’’ 的扩展式

。

扩展以后的
“ x

就
x ”

式仍是
“

话题一述题
“

结构
,

不过
,

随着形式的变化
,

话题或述题所表达的意义相应有所变

化
,

下面分别讨论
。

.2 I B 式的形式特点和表达功能
B 式是对

x :

进行扩展生成的
。

动词性
x
的扩展功能最强

。

一般是在
x :

前加能愿动词或在

x ,

后加上限定补充成分
,

构成述宾偏正或者补充结构充当话题
.

这类扩展一般都很简短
,

而且

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扩展
:

想去就去 /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/现在去就去 /吃得完就吃
。

B 式同 A 式比较
,

话题有了条件限定
,

表示认可
x
要 以

a
为条件

,

前后项的逻辑关系相当

于
“
只要… … 就

” 、 “

如果… …就
” 。

如
“

想去就去
”

要以
“

想
”

为认可
“

去
”

的条件
。

所以说 B 式是条

件认可句
。

既然认可是有条件的
,

就隐含无条件时的不认可
。

这种隐含意义可用后续句说出来
,

组成对称的反义结构
:

L容易学就学
,

不好学就算了
。

⑧吃得完就吃
,

吃不完就剩下吧
。

B 式连用
,

还可以表达施事意志的周遍性或任意性
: /

L我要去报仇 ! 能打就打
,

能骂就骂
, ’

至不济也要对准他们的脸啤几 口
· ,

(老舍
: 《龙须沟 》 )

连用各式的变项
x
都是有相关意义的词语

,

如L中的
“

打
”

和
“

骂
” ,

表示
“

能怎样报仇就怎

样报仇
” ,

不一定仅限于
“
打

、

骂
” 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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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Z c 式的形式特点和表达功能
C 式是在 A 式的基础上作

x :

的扩展形成的句子
。

但是
,

并非所有的 A 式都能扩展成 C 式
。

比较而盲
,
A 式和 B 式的

x
要求比较宽泛

,

可以是词
,

也可以是短语
,

而 C 式句的
x 只能是单个

的词 ,而且主要是谓词
。

一般是以
x :

为中心语添加状语
、

宾语
、

补语等附加成分
。

例如
:

去就现在去 /哭就痛痛快快地哭 /看就看清楚 /用就用我的
。

c 式的话题跟基本式一样
,

是一种现实话题
。 x Z

在述题中主要起转接作用
,

扩展成分是述

题的信息焦点所在
。 x :

扩展以后
,

表述的内容得到丰富
,

它不仅对话题表示肯定
,

还就话题 翔

作引伸阐发
,

使 C 式句具有评论性
。

根据表达上的区别
, C 式句可分为建议性评论和说明性评

论两大类
。

建议性 评论一般用于会话场合
,

表达说话者就实现
x :

的时间
、

地点
、

方式
、

程度
、

结
.

果
、

对象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评论
,

如上引数例
,

又如
:

退就要真退 /好就好到底 /晚上就今天晚上
。

建议一种实现方式
,

也就意味着否定其他方式
。

所以这种句子一般都有隐含意义
。

在言语交际

中
,

这种隐含意义往往正是说话者要表达的意思
,

常用后续分句把这个意思挑明
:

L退就要真退
,

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
。

⑧晚上就今天晚上
,

以后我也没空了
。

说明性评论句一般是就
x :

所断定的行为或性状从原因
、

范围等方面加以说明
。

这种句子

的
x
一般是表情绪或感受意义的及物动词

,

如
“

爱
、

恨
、

盼
、

看
、

讨厌
”

等
。 x :

转接主谓结构
,

该主

谓结构表达的是施事产生
x
行为的原因

。

例如
:

⑥她恨就恨她弟弟不长进
,

辜负了她的期望
。

这种因果关系可用
“

之所
x ,

是因为 b ”

表示
,

强调说明产生
x
的原因

。 x :
后的主谓结构也可

转换成以下复合形式
: “

她恨就恨她弟弟这些
” 。 “

这些
”

指称的内容应在上文有所陈述
。

说明性评论 C 式句的
x
也可由具有评价意义的性质形容词充当

,

构成
“ x
就

x
在 … … ”

的

形式
。

如
:

L赵大老爷为官清正
,

举世闻名
,

可是坏就坏在他清正上啦
,

一清正就没有红包可送
,

没有

红包可送的
,

不要说升官
,

能保现官不垮
,

已算够走运了
。

(柏扬《西游怪记 )})

“

在
”
结构也是用来说明断定

x
的原因

。 “

在
”

结构可以很简单
,

如例L ;
也可以很复杂

,

如
:

O 妙就妙在她那似乎只是随便围在脖子上的一条老黄色的旧羊毛围巾
,

特别是围巾两端两排

五寸来长的流苏
,

不时随着她婀娜的动作在她腰间款款摆动
,

给她这身不起眼的装束平添了一

层亮色
,

显得风流而不俗
,

足以让男士们在与她擦身而过时多膘她几眼了
。

(程乃珊
: 《女儿经 }))

这是一种评论性很强的句子
,

常用来强调说明说写者的某一判断
,

尤其在政论文中多见
。

2
.

3 D 式的形式特点与表达功能

C 式中的建议性评论句
.

,

在
x :

前加上能愿动词就成了 D 式句
。

D 式句的话题同 B 式一样
,

是条件性话题
,

后项述题是就该假设进行表述
,

提出假设情况下的建议性评论
,

如
“
要去就现在

去
” 、 “

要好就好到底
” 。

由于是假设条件下的建议
,

这种句子一般隐含相反意义的选择
,

隐含的

意义常以 A 式句形式出现在 D 式句前
,

与 D 式形成对立映发
,

不过表达重点还是在 D 式
: “

不

说就不说
,

要说就说清楚
” 。

D 式句的扩展成分比 B 式可以复杂一些
,

因而其表达的建议性评论

在内容上比 C 式丰富多了
:

L不嫁就不嫁
,

要嫁就嫁象小唐这种人家
。

D 式和 c 式的区别主要是在话题性质上
。

c 式的
x :

是肯定的事实
,

不存在假定性
。

如
: “

恨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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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恨他不争气
”

不能说成
“

如果恨就恨他不争气
” 。

从隐含意义方面来看
,

D 式与 c 式也大不相

同
。

试 比较
:

A
、

去就现在去
。

B
、

能去就现在去
。

句 A 隐含
“
不要在其他时间去

” ,

句 B 却隐含
“

不

能去就不去
” 。

三
、 “ x
就

x ”

式的语用特点

3
.

0 语法
、

语义和语用是同一现象 (言语活动 )的不同方面
,

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
。

所以
,

本文在研究
“ x
就

x ”

式时
,

不是孤立地
、

静止地进行分析描写
,

而是把它作为言语现象的一种具

体表现
,

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进行考察
,

力求作到语用上的变化得到形式
、

意义方面的支持
,

而

形式
、

意义方面的变化要从语用上进行解释
。

前面较多提到的话题
、

述题
、

已知信息
、

新信息
、

会

话结构
、

语体特点
、

表态和评论
、

预设和隐含等等
,

都属于语用方面的问题
,

为便于叙述
,

放在形

式和表达部分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
。

这里补充几条语用特点
:

( 1 ) ux 就
x ”
式表达上的意志性

;

( 2 )气 就
x ”

式用法上的灵活性
; ( 3 )
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简略性
。

3
.

工 、 就 x ”

式表达上的意志性

、 就 x ”
式是主观陈述性的句子

,

着重表达说写者的主观态度或评论
,

有很强的意志性
。

说

话者是在以
“

我
”

的口气说话
,

或是表明
“

我
”

对
x ,

的肯定认可态度
,

如 A 式和 B 式句
,

或是表明
“

我
”

对
x :

的肯定评论
,

如 C 式和 D 式句
。

、 就 x ”

句的意志性与该句式的言语行为功能是一致的
。 “ x

就
x ”

句子是一种行为性言语

表达式
。

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这个事实本身
,

就是完成一种行为
。

换句话说
,

某种行为正是在

说出某个语句中完成的
。

如
“

去就去
” ,

说话者说出这个语句
,

就是作出了
“

去
”

的认可承诺
。

承

诺就是通过说出该句所实现的言语行为
。 “ x

就
x ”

句都有这种直接成为言语行为的功能
。

完成

这种行为正是该类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
。

所以有人认为
,

对语句意义的研究与对言语行为的研

究
,

这两者从原则上说是无法区分的
。

3
.

2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简略性
“ x
就

x ”

句主要用于谈话场合
。

由于情景因素和上下文的密切介入
,

省略现象十分普遍
。

只

要发话者和受话者双方共同掌握了相关的背景知识
,

发话者便可以只说出句子中足以完成交

际任务的某些成分
,

而将其他成分略去
。

所以
, “ x
就 x’’ 句一般都比较简短

,

通常以非完全句形

式出现
,

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紧缩句
。

由于形式简略
,

这种句子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
,

理解句子

的具体意义一般要借助背景知识的帮助
。

如
“

你就你
” ,

是同意
“

你
”
怎 么样 ?

“

去一趟就去一

趟
”
又是同意谁去

,

去什么地方 ? 这些问题单从
“ x
就

x ”

式是得不到答案的
。

这些内容要靠语境

补充
。

可以说
, “ x
就

x ”

句是因为用于现场面对面的交际
,

交际双方具有共同的语言环境
,

才形

成它简略的形式
。

是语用场合决定了它的表现形式
,

而这种简略形式又正合口头交际的表达需

要
,

是典型的口语体句式
。

“ x
就 x’

,

式是单句形式
,

却往往有复句的语义关系
,

这也是
`
,x 就

x ”

式简略性的表现之一
。

这种句子形式在语境的帮助下
,

有的可以转换成意 义相 同的偏正复句
。

如前所举
“

黄山就黄

山
”
一句

,

意思是说
“

既然你要去黄山
,

那么我们就去黄山吧
” 。

不过
, “ x
就

x ”
式虽然有类似于复

句的表义特点
,

但是在言语运用中并不能与同义的复句自由替换
。

复句表达上严密完整
,

而
“ x

就
x ”

句则简洁明快
。

该用
“ x
就 x’

,

句的地方
,

如果代之以同义复句
,

就会给人咬文嚼字的感觉
,

语体风格上显得不协调
。

3
.

3 “ x
就

x ’ ,

式用法上的灵活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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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就 x,’ 式是一种自然灵便的言语表现形式
。

上述简略性是它灵活性的一个方面
,

它用法

上的灵活性
,

还表现在话题选择的灵活性
,

述题与话题搭配的灵活性和变项
x
扩展的灵活性三

个方面
. “ x
就

x ”

式话题选择非常灵活
。

说话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背景知识的把握
,

根据引发句的

信息焦点自由选择
。

如以
“
明夭骑车去东湖玩吧

”

为引发句
,

可供
“ x
就

x ”

式选择的应答话题是

多种多样的
,

主要看说话者以什么为对象进行表态认可
。

引发句所传达信息的焦点一般是话题

选择的触发点
:
明天就 明天 /骑车就骑车 /去就去 /东湖就东湖

。

话题选择的灵活性反映了、 就
x ”
句与前提句勾连粘合的灵活性

。

述题与话题搭配的灵活性表现在述题的开放性上
。

一般话题

句的述题多是谓词性的
,

体词性的述题较少
,

而且有很多限制条件
。 “ x
就 x’’ 的述题几乎对所有

谓词性和体词性词语都同样开放
。

名词和人称代词等体词在一般句子中难得充当述题
,

在
“ x

就 x’ ,

式中却是可以的
。

述题的性质取决于话题性质
,

有什么性质的话题就有什么性质的述题

与之配套
,

例如前面所举的
“

黄山就黄山
” 、 “

你就你
”
等

。

扩展的灵活性则表现在
:

在
“ x
就 x

”

这

个基本框架内
, x ,

或
x :

都可以根据表达需要作形式上的扩展
,

其扩展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
。

例如在
x ,

前加能愿动词
,

或
x ,

后加宾语
、

补语等等
。 x :

的扩展部分往往是该式表达上的重点

所在
。

以
“

去就去
”

为例
,

其扩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
:

想去就去 /明天去就去 /去得了就去 /去就早一点去 /去就去黄山 /去就坐车去
。

结 束 语

脱离言语环境进行的纯语言研究无法解决一个重大矛盾
,

即语言是静态的
、

抽象的
、

概括

的符号系统
,

而语言研究者赖以研究的语言原始材料却是动态的
、

具体的
。 “

对研究者来说
,

很

难设想有一批选择好了的范围明确的语料放在那里作为研究对象① ” 。

由于语料内部的不一

致
,

人们从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语言规律就很难一致
,

把它用来解释汉语的句子生成免不了顾此

失彼
,

捉襟见肘
。

汉语研究面临严重挑战
,

必须面对现实
,

寻找出路
。

80 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出

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向
。

首先是形式同意义的结合研究
,

而后又清楚地提出语法
、

语义和语用的

结合研究
,

有人更大胆提出
“

语言的句子分折和言语的句子分析
“ ②

。

我们对
“ x
就

x ”

式的研究

就是一种言语句子的研究
。

我们认为
,

任何语言单位
,

只有同它所存在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
,

才

有可能对它进行语法
、

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分析
,

并作出符合言语事实的解释
。

我们希望通

过一个并进而到多个言语句式的研究
,

在理论和方法上面逐步完善
,

深入下去
,

必然有助于加

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
。

言语句式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实际担当者
。

言语活动的基本单位就是句

子
。

我们把一个个言语句式的句法
、

语义以及语用间题弄清楚了
,

对于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将

会发挥重要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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